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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否定处置句研究

张俊阁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 要]否定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语法中的重要范畴。就汉语处置句而言,根据否定

词出现的位置,否定处置句可分为两种类型:否定前置处置句,否定后置处置句。这两种否定处置句的产

生与处置介词语法化的句法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否定词前后位置的不同,其否定辖域及否定焦点也随之

有所变化。否定词否定辖域及否定焦点和语用因素是两种否定处置句一直广泛存在于汉语方言的一个

重要的内在动因,同时阿尔泰语否定词紧靠动词的语序对新疆、甘肃等地汉语方言处置句否定词的位置

也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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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fChineseNegativeDisposalConstruction
ZhangJunge

(SchoolofLiberalArts,ShandongNormalUniversity,Jinan250014,China)

Abstract:Negationisacommonphenomenoninlanguagesandanimportantgrammaticalcategory.
BasedontheactualsituationofdiversetypesofdisposalprepositionsinModernChineseandthewideuse
ofthe″ba″sentences,thisarticleinvestigatesintothenegativedisposalsentencestakingthe″ba″sentence
asanexample.Accordingtothepositionofthenegativewordinthesentence,theChinesedisposal
constructioncanbedividedintotwotypes:thenegativewordbeforethedisposalprepositionorthe
negativewordafterthedisposalprepositionanditsobject.Thereisacloserelationshipbetweenthe
syntacticcontextin whichthe word″ba″isgrammaticalizedandthenegative word pre-or
post-positioned.Theverb″ba,″inthesenseof″take/hold,″isgrammaticalizedintothedisposal
preposition″ba″inthelinkagestructure.Thesemanticrelationof″ba″linkagestructureisgenerallymore
closelyrelatedsothatthe″ba″linkagestructureistakenasawhole.Thenegativewordappearsinfront
ofthelinkagestructurenegatesittotally.Ontheotherhand,thelinkagestructurehastwoindependent
verbphrases.Theyhavetheirrelativeindependenceinsyntax.Therefore,negativewordscanalsoalone
negatethesecondverbphraseofthe″ba″linkagestructure.Butthesituationrarelyoccurs.This
phenomenonalsostrandsin″ba″disposalsentence.Itshowsthatthenegativewordcanbeplacedbefore



orafterthe″ba″indisposalsentence.Butthenegativewordpost-positionedexamplesoccurlessoften
thanthoseofthepre-positionednegation.Thescopeandfocusofnegationalsochangealongwiththe
negativewords􀆳position.Thescopeofthepre-positionednegationislargerthanthatofthoseofthe
post-positionednegation.Thefocusofnegationchangeswiththenegativescope.Thenegativewordin
thesentencenegatesallitssubsequentcomponents,butthefocusofnegationisuncertain,asitcan
dependonthecontext.Whenthenegativewordisafterthedisposalprepositionphrase,usuallyitis
immediatelybeforetheverb.Thereisonlyonepredicateverbanditsrelatedcomponents(objector
complement)inthescopeofthenegativeword.Thefocusofnegationcaneitherbeontheactionitself,

orontheobjectorcomplementwhichisafterthepredicateverb.
Inmanycasesthefocusofnegationdependsonthespeaker􀆳sorthenarrator􀆳spragmaticpurpose.In

otherwords,thenegationscopeofnegativewordandpragmaticfactoraretheimportantintrinsic
motivationofthetwokindsofnegativedisposalsentenceswhichwidelyexistinChinesedialects.The
negativewordisgenerallyplacedafterthe″ba″phraseinChinesedialects,inQinghaiandGansu,which
haveclosecontactwiththelanguagesoftheAltaifamily.Thisphenomenonindicatesthatlanguagesof
theAltaifamilyareinfluentialinChinesenegativedisposalsentences.Therefore,tostudythechangesof
thesyntacticstructureoftheChinesenegativedisposalsentences,wehavetoexplorethesyntactic
structureofChineseitself.Meanwhile,wecannotignoretheinfluenceofthealienlanguages.

TherearemanyissuesworthyoffurtherdiscussionontheChinesenegativedisposalsentences.For
example,thewordorderoftheChinesenegativedisposalsentencesNP+Neg/Aux+PP+VPandNP+
PP+Neg/Aux+VParedifferentfromthatoftheotherlanguagessuchastheEnglishNP+Neg/Aux+
VP+PP.ThewordorderoftheChinesenegativedisposalsentencesisuniqueinthewordordertypes.
Keywords:Chinesedisposalconstruction;negation;pragmatics;grammaticalization;language

contact;wordordertypology

处置句是汉语中较有特色的一种句子结构,学界对处置句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但到目前

为止,对否定处置句的关注还较少。否定表达有其独特的作用,如果我们能够弄清否定以及跟否定

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汉语中两类否定处置句便会得到合理的解释,同时也会加深对汉语处置句的

研究。因而本文将着力于考察汉语否定处置句。据观察,汉语否定处置句中否定词的位置有两种

情况:否定词位于处置介词前,否定词位于处置介词后。文章着重从汉语否定词自身的性质和语法

化的角度探讨两种否定处置句形成的动因和机制,并从语用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分析两种否定处置

句的历史发展和使用情况。至于处置句中否定词的选用,或者说什么样的否定词可以出现在什么

样的处置句(祈使句、感叹句、陈述句、疑问句)中,我们认为这不是处置句的问题,而是否定词的问

题,故对此不做讨论。

一、否定处置句的限定

在分析否定处置句之前,必须先了解否定及其性质。否定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语

法中的重要范畴。其意义是否认事物、性状、动作、关系等的存在,或者对命题的真实性进行否认。
具体而言,否定又分两种:对全句的否定和对局部某个语法成分的否定,可分别称为句子否定和局

部否定。就汉语而言,否定一般是由否定词与其他成分组成否定结构,否定结构在句法结构中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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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不同,否定的性质也就不同。先来看下面的例子①:

(1)却说何玉凤当下不把这话说破,便先搁起不提。(《儿女英雄传》29回)
(2)小的登堂告知县,那些光棍们,枷打在下边,就是没把地土断。(《聊斋俚曲·翻魇殃》5回)
(3)休把过日子当成小事,弄的穷了,便无事做不出来,寻饭吃还是高品哩。(《歧路灯》63回)
(4)……待你年老倦勤的时候,我自来替你的手脚,把我的尸首不要葬了,将龛来垒住,待

我自己回来掩埋。(《醒世姻缘传》21回)
(5)前日你家酒席上,姨夫把我不当人。(《玉如意》4回)

以上例句都是“把”字式处置句。例(1)—(3),否定词“不”、“没”、“休”处在“把”字短语的前面②;例
(4)—(5),否定词“不要”、“不”处在“把”字短语的后面。从整个句法结构来看,以上例句中的否定

词都位于句子谓语动词的前面,即否定词与其后成分组成的否定结构处于句子谓语的位置,这实际

上是说话人对句子所表述的整个命题的否认,如例(2)“没把土地断”相当于“把土地断+没”,例(5)
“姨夫把我不当人”相当于“姨夫把我当人+不”。这种否定是句子否定。本文所要讨论的即是这种

否定处置句。
再来看下面的例子:

(6)我当初也是汉子,也不叫你格外助我,只把前日输我的赌欠,让过的不用再提了,只把

不曾让的给了我,救我一家性命。(《歧路灯》66回)
(7)把那母亲焦得没好气处,只来寻贵梅出气。(《型世言》6回)
(8)赵洪氏甚是快慰,遂把那请客回话搁起不提。(《海上花列传》38回)

例(6)中“不曾”只否定“把”的宾语“让的”这一“的”字结构;例(7)“没”否定的是谓语“焦”的补语;例
(8)中“不”否定的只是连动结构的第二个动词“提”。三例中的否定均是对句子局部成分的否定而

不是对全句的否定。本文不讨论局部否定的处置句。
从处置介词类型来看,近代汉语处置句主要有“把”字句、“将”字句、“拿”字句、“着”字句、“给”

字句、“捉”字句等。现代汉语普通话主要是“把”字句,方言中处置介词类型较多,这里不一一列出。比

较而言,“把”字句使用区域最为广泛,所以我们拟以“把”字句为例来考察汉语否定处置句的发展演变情

况③。进一步观察“把”字否定处置句,它们都是有谓语的句子,零谓语处置句没有出现否定形式。如:

(9)木叉道:“我把你个肉眼凡胎的泼物! 我是南海菩萨的徒弟。这是我师父抛来的莲花,
你也不认得哩!”(《西游记》8回)

(10)宗师笑了一笑,说道:“我把你这个光棍奴才! 你在我手里支调! 拿夹棍上来夹起!”
(《醒世姻缘传》47回)

例(9)—(10),处置句由“主语+把+宾语”构成,句中没有谓语动词,所以称为零谓语处置句。零谓语

处置句均未出现否定形式。零谓语处置句只有肯定句没有否定句的原因我们将另文讨论。

二、否定词位置与辖域相关性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把否定处置限制在句子层面,即否定处置句。例(1)—(5)显示出否定处置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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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用例主要采用近代汉语文献用例。
处置介词“把”及其宾语组成的介宾短语,我们称之为“把”字短语。
“把”字句之外的其他处置句(“将”字句等)的否定式历史发展情况将另文讨论。



否定词的位置有两种:一种是否定词位于处置介词前,如例(1)—(3),称作否定前置处置句;一种是否定

词位于处置介词后,如例(4)—(5),称作否定后置处置句。否定词位置不同,其否定辖域也会有差异。
语言学上,“否定的辖域指一个否定成分的作用范围”。“也就是说,在一个包含否定词的格式

中,所有可能被这个否定词否定的项目构成了否定的辖域。”[1]99否定辖域是由否定词的位置和特

点决定的。据笔者观察,汉语处置句中否定词的否定方向应该是后向性的,即否定辖域是否定词后

面的所有成分。实际上,否定辖域中真正被否定的成分往往只有一个,如“我不同意他的观点”,
“不”后面的成分都在“不”的否定辖域中,在不同的语境中,“同意”、“他的”、“观点”以及“同意他的

观点”①都有可能成为“不”直接否定的成分。这个直接被否定的成分叫作否定的焦点。下面分别

来看否定前置和否定后置处置句的否定辖域和否定焦点。

1.否定词前置及其辖域和焦点

否定前置处置句中,否定词主要有“莫”、“休”、“别”、“不”、“不曾”、“不该/能/可”、“未”、“没”、
“没有”等。如:

(11)绝嗜欲,断贪痴,莫把神明暗里欺。(吕岩《渔父词一十八首·方契理》,见《全唐诗》)②

(12)咱人这青春有限不再来,金榜无名誓不归,得志也休把升迁看的容易。(关汉卿《状元

堂陈母教子》第三折,见《全元曲·杂剧》)
(13)我若不把姐姐当作亲姐姐一样看,上回那些家常话烦难事也不肯尽情告诉你了。

(《红楼梦》37回)
(14)国家又不曾把贤每亏负,试自心窨腹:衣粮俸禄是吾皇物,恁咱有福。(《董西厢》卷2)
(15)曰:“而今别把仁做一物事认,也不得;羁说鹘突了,亦不得。”(《朱子语类》卷6)
(16)敬则自虚静,不可把虚静唤做敬。(《二程遗书》卷15)
(17)对江山满目真堪画,休把这媚景良辰作塌。(杨立斋[耍孩儿],见《全元曲·散曲》)
(18)既然做了一年夫妻,你家素有门望,料没有把你我重拆散了,再嫁别人之理。(《初刻

拍案惊奇》卷23)
(19)不要把钱多钱少看做两样。(《醒世恒言》第34卷)
(20)万一别有隐情,岂不把女儿肮脏埋灭了。(《何典》8回)
(21)就不该把旁枝叶儿移到别处么? 恰恰的把一个正身儿送的远远的。(《歧路灯》67回)
(22)岂有日高还没醒,必是人儿不在家,门外又没把挂儿挂。(《聊斋俚曲·墙头记》2回)

否定前置的这些例句否定词的否定辖域是其后的所有成分,但各成分否定的程度并不相

同,即否定焦点具有不确定性,需要根据上下文语境来判断。例(11)“莫”否定范围是“把神明

暗里欺”,但否定的重点(焦点)应该是动词“欺”的状语“暗里”。例(12)“休”否定的焦点应该是

谓语动词“看”的补语“容易”。例(13)“不”否定的焦点应该是谓语动词“当作”的宾语“亲姐

姐”。状语、补语、宾语是对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的方式、程度、结果、对象等方面进行限制、
说明,否定的焦点往往落在这些成分上。例(14)—(22)强调的是动作行为对“把”字宾语所施

加的影响,即这些句子的否定焦点应该是否定辖域内的所有成分。

2.否定词后置及其辖域

否定后置处置句的否定词主要是“不”、“不曾”、“没”和“休”也出现了少量用例。如:

(23)(带云)信着我父亲呵,世间人把丹桂都休折,留着手把雕弓拽。(关汉卿《闺怨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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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同意他的观点”看成一个意义整体。
文中所引唐诗俱出自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后不再一一标注。



人拜月亭》第三折,见《全元曲·杂剧》)
(24)哥,你说甚么话,他如今气象大起来,妆腰大模样,只把我这旧日弟兄伴当们根

底,半点也不倸。(《朴通事》)
(25)这其间因碍着十三妹姑娘面皮,却把纪大将军代子求婚一层不曾提着一字。

(《儿女英雄传》18回)
(26)他的丈母也是长了个疖子,问他要了帖膏药,他也把那起疼坏疮的膏药与了他一

帖,把个老婆子也只差了一点儿没疼杀。(《醒世姻缘传》67回)

由例(23)—(26)可以看出,否定词后置时,否定词紧靠动词前,其辖域内只有一个谓语动词及

其相关成分(宾语或补语),否定焦点既可是动作行为本身,如例(23)—(24),也可是谓语动词后的

宾语或补语,如例(25)—(26)。
可见,否定词前后位置的不同,其否定辖域及否定焦点也随之变化。否定前置处置句中否定词

的否定辖域大于否定后置处置句中否定词的否定辖域,否定的焦点自然随否定辖域的不同而不同。

三、处置句中否定词位置不同的背后动因及形成机制

对否定处置句,学界多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角度进行观察研究。一般认为,现代汉语中否定

“把”字句以否定词位于“把”字之前为常规。对否定后置处置句,王力认为:“处置式又专为积极的

处置而设,所以‘把’字后面不能用否定语。”王力也举了《元曲选》中否定词后置的“把”字句,但他认

为“只能出现于戏曲或弹词里,普通口语里是非常罕见的”[2]83。对王力的观点,吕叔湘有同有否:
“关于‘把’字后头不能有否定语这一点,在早期近代汉语里好像还没有这个限制,并且不如王先生

所说只出现在戏曲或弹词里。底下引的例句有一半是散文……就较后的用例来说,这个限制是很

严的。所能看见的例外,只有作为一个熟语的一部分的否定词才会在‘把’字之后出现。”[3]177178王、
吕两位先生的研究启发我们要弄清楚处置句中否定词的位置问题,必须对否定处置句的历史发展

做进一步的梳理。
从汉语史的角度来看,处置句中否定词的位置以前置为主。在唐代,“把”由“握/持”义动词发

展为处置介词之后,其相应的否定前置处置句也随之出现,但否定后置的处置句,宋、金文献始见,
并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的不少方言中。我们可以通过表1以窥一斑:

表1 处置式否定词前置、否定词后置频率表

调查文献 否定词前置 否定词后置 否定词后置所占百分比(%)

董西厢 4 5 56

二程遗书 1 0 0

全 朱子语类 25 4 14

元 元刊杂剧三十种 12 7 37

曲 散曲 21 2 9

戏文 10 3 23

杂剧 64 13 17

朴通事 0 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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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调查文献 否定词前置 否定词后置 否定词后置所占百分比(%)

金瓶梅 28 23 45

西游记 6 0 0

二拍 43 1 2

三言 31 2 6

红楼梦 11 9 45

儿女英雄传 21 3 13

醒世姻缘传 20 24 55

聊斋俚曲 38 2 5

歧路灯 18 4 18

型世言 13 2 13

儒林外史 9 4 31

何典 1 0 0

玉如意 13 4 24

海上花列传 0 0 0

总计 389 114 23

  注:《元刊杂剧三十种》中7例否定词后置处置句分别出自:范康《陈季卿悟道竹叶舟杂剧》1例,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1

例,宫天挺《严子陵垂钓七里滩》1例,尚仲贤《尉迟恭三夺槊》2例,郑廷玉《看钱奴买冤家债主》1例,张国宾《相国寺公

孙汗衫记》1例。

表1所调查文献的方言背景相对比较明确,覆盖面较广①,既有北方方言文献,又有南方方言

文献。总体而言,近代汉语时期处置句中否定词前置多于后置。两者的比例在各文献中分布不一,
即使同一大方言区内,否定前置处置句与否定后置处置句在各文献中的比例差别也不小。由此做

出以下推断:否定词后置处置句在近代汉语时期是较为广泛地存在的,比例的稍高或稍低并没有实

质性区别;各文献中比例的大小可能与文献字数、文体特点以及作者的语言风格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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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董西厢》,又称《西厢记诸宫调》,金代作品,为北方方言背景;《二程遗书》作者程颢、程颐,南宋河南洛阳人,为河南方言背

景;《朱子语类》作者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为闽方言背景;《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剧
作家范康、金仁杰和杨梓是浙江人,孟汉卿为安徽亳州人,其余(除无名氏外)均属山东、河南、山西、大都(北京)等北方籍

作家;《全元曲·戏文》中只统计《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琵琶记》《白免记》,其中《张协状元》一般认为是

南宋作品,《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琵琶记》《白免记》是元代南戏保存较好的本子;明中叶《金瓶梅》方言背景较有争

议,有人认为反映的是吴方言;《型世言》作者陆人龙,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成书于明崇祯年间,为吴方言背景;《西游

记》作者吴承恩,江苏淮安人,成书于16世纪中期,为吴方言背景;“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作者冯梦

龙,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成书于17世纪初期,为吴方言背景;“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作者凌濛初,浙
江乌程(今吴兴)人,成书于17世纪初期,为吴方言背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安徽全椒人,成书于18世纪初期,为江淮

方言背景;《何典》作者张南庄,成书于清嘉庆年间,为吴方言背景;《玉如意》作者严振先,江苏泰兴人,成书于清乾隆年间,
为吴方言背景;《海上花列传》作者韩邦庆,江苏松江(上海市)人,成书于19世纪末期,人物对话全都用吴语写成,具有浓厚

的吴方言背景;《朴通事》是元末明初专供朝鲜人学汉语的教科书,为北京方言背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祖籍今辽宁省

辽阳市,成书于18世纪末,其主体语言及语法结构以北京话为主,同时吸收了广大北方地区的方言;《儿女英雄传》作者文

康,满族镶红旗人,成书于1849年,为北京方言背景;《歧路灯》作者李绿园,河南汝州宝丰县人,成书于1777年,为河南方

言背景;《醒世姻缘传》成书于明末清初,学界对其作者多有推测,但方言背景看法较为一致,为山东方言背景;《聊斋俚曲》
作者蒲松龄,山东淄川人,为山东方言背景。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否定词后置的处置句虽然较为少见,然而方言中否定词后置的情况则比较

普遍。据不完全调查,下列方言中否定副词都可置于处置介词之后:兰州方言、静宁方言、镇原方

言、天水方言、双峰方言、关中方言、汉中方言、黄冈方言、孝感方言、九寨沟方言、桐城方言、瓯语、高
敬话①、西宁方言、鲁西方言等。

由此可见,自近代直到现代,否定词后置处置句广泛使用于汉语方言当中。那么造成处置句中

否定词位置不同的背后动因是什么呢?
金道荣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分析了汉语处置句中否定词后置的原因:汉语长期受阿尔泰语的影

响,阿尔泰语各语言中否定词(或否定词缀)紧靠动词之后,这直接诱使汉语处置句中的否定词由

“把”字前移位于“把”字后②。金道荣对辽、金时期文献,尤其是元刊杂剧及清代《红楼梦》和《儿女

英雄传》这些他认为受阿尔泰语系中蒙古语和满语影响最典范的文献语料进行分析,言之凿凿。但

问题是:否定词后置处置句从宋代一直到现代就见之于南方方言区,这些区域受阿尔泰语影响的程

度以及反映这些区域语言特点的文献,金道荣并未论及。张蕾从语法化的角度分析了否定词后置

处置句[4],但较为笼统。不过他们的研究进一步提示我们:汉语否定处置句句法结构的变化必须从

汉语自身的句法结构中去探寻,同时也不可忽视异族语言的影响。
处置介词“把”是由“握/持”义动词“把”在连动结构中虚化或语法化而来的,对此语法界已多有

论述[5]408416[6]178196[7]352378,这里不重复描述其语法化的过程。我们重点讨论的是否定词与连动结

构及由此而形成的处置句中否定词的位置。先来看下面的例子:

(27)颜容老难赪,把镜悲鬓发。(岑参《下外江舟怀终南旧居》,见《全唐诗》)
(28)前去五十有几年? 把镜照面心茫然。(白居易《杂曲歌辞·浩歌行》,见《全唐诗》)

“把”作为“握/持”义动词用在连动结构中,常常与后一动词在语义上关系密切而成为后一动词的前

提条件。如例(27),只有“把镜”才能看到白发,所以“把镜”是“悲白发”的前提。例(28)也是如此。
对前后动词语义关系密切的连动结构而言,否定词的否定辖域往往涉及连动结构的两个动作

行为。如:

(29)一门人忿然曰:“群责人亦大无道理,今暗如漆,何可以不把火照我?”(《全晋文》卷

50)③

例(29)“把火照我”是一连动结构,句子语境显示,“把火”是“照我”的前提条件,换言之,要“照我”必
须“把火”,前后两个动作语义密切相连。否定词“不”虽出现在动词“把”前,但它不只是对动词“把”
的否定,更是对整个连动结构的否定,即整个连动结构“把火照我”都在“不”的否定辖域之内。

连动结构毕竟是两个独立的动词(短语),句法上有其相对独立性,所以也可单独对“把”字连动

结构的第二动词进行否定,如:

(30)况吾头半白,把镜非不见。(白居易《花下对酒二首》,见《全唐诗》)
(31)自知年几偏应少,先把屠苏不让春。(裴夷直《戏唐仁烈》,见《全唐诗》)

“握/持”义动词“把”所处的这种句法语境直接影响到其语法化为处置介词后否定词的位置。
“握/持”义“把”参与的连动结构往往表示一种有目的的、积极的行为,所以较少出现在否定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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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瓯语中处置介词为“逮”、高敬话中处置介词为“帮”,均相当于普通话的“把”。
金道荣《论阿尔泰语法背景下的汉语“把”字句偏误的生成机制与教学对策》,北京大学中文系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56、75 117页。
本文采用的是严可均辑、何宛屏等审订《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其虚化成处置介词后,这一特点继续保留,因而从历时文献来看,否定处置句的用例远远低于肯定

处置句的用例。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把”字连动结构语义联系一般比较密切,往往作为一个意义

整体,否定词多出现在连动结构前对其进行整体否定,仅否定连动结构中后一动词(短语)的情况较

少。这种现象也滞留在“把”字处置句中,所以文献用例显示出处置句中否定词既可置于“把”字短

语前,又可置于“把”字短语后,但后置用例少于前置用例。同时,从句法成分来看,动词“把”语法化

为处置介词“把”之后,“把”及其宾语组成的介宾短语成了后面动词的状语。否定副词位于“把”前
还是“把”后并不是由“把”字短语决定的,这体现了否定副词在多层状语中排列的灵活性。这种灵

活性与其否定辖域和语用需要有关,来看如下例子:

(32)贾母气的说道:“我知道你也不把我们放在眼睛里,叫人把他老子叫来!”(《红楼梦》

44回)
(33)晴雯冷笑道:“怪道呢! 原来爬上高枝儿去了,把我们不放在眼里。”(《红楼梦》27回)

作为处置句,例(32)和(33)中说话者均具有明显的情感倾向,但否定词位置不同,两句对说话人情

感倾向的表达也有所不同。例(32)否定词“不”位于“把”字之前,换言之,“把”及其宾语紧贴在VP
之前,从而形成一个语义紧密的结构体,否定词强调的是动作行为对其对象的整个处置结果,即强

调了受事受到了VP的完全影响,从而凸显了说话人认为受事受损程度大的情感倾向。例(33)的
否定词后移,使否定焦点仅限于VP部分,排除了对“把”及其宾语的强调,从而表现说话人认为受

事受损程度减小的情感倾向。
再比较两个例子:

(34)凡他走去,童奶奶、寄姐、调羹,便是狄希陈合虎哥,都不把他当外人相待,遇酒留饮,
逢饭让吃,习以为常。(《醒世姻缘传》77回)

(35)这两日怕见作活,你家又把我不当个客待。(《醒世姻缘传》26回)

例(34)和(35)句中动词为“当”,“把……当……”表现的是人们的一种心理认同,当说者与听者心理

预期一致时,往往用肯定的形式。而加上否定词后则是说话者或叙述人对这种心理认同的否定,而
听者对这种否定的心理认同一般难以预料,因而句子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含义。如例(34),“他(来
旺)”对童奶奶一家来说本是“外人”,那么正常的心理预期也是应“当外人待”,但句子却用了否定词

“不”,从而与正常预期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反差,使听者的心理感受“出乎意料”。但否定前置与否定

后置,其出乎意料的表意效果又有所不同。如例(34),否定词“不”前置于“把”字,这样动作行为及

其受事的处置作为一个完整的事件而加以叙述,换言之,其语义的完整性没有受阻,所以这时句子

所表示的出乎意料的含义就相对较弱。而例(35),否定词“不”后置于“把”字短语,在表述上“不”字
之前的部分“你家又把我”往往给人一种合乎常理的心理预期,但否定词突然置于VP之前,使前部

分的叙述在语义上受阻并发生逆转,所以否定后置处置句所表示的出乎意料的含义就较为强烈。
实际上,所有否定处置句的否定前置与后置都有这种表意上的区别。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否定前置与后置决定了其否定辖域及否定焦点的不同,很
多情况下使用前置还是后置取决于说话人或叙述者的语用目的。换言之,否定词否定辖域及否定

焦点和语用因素是两种否定处置句一直广泛存在于汉语方言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但同时我们

也不能忽视汉语与阿尔泰语系语言接触的事实和影响。
自唐代以后,契丹建立了辽,女真建立了金,蒙古族建立了大一统的元,满族建立了统一的清。

随着政权的建立,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满语与汉语的接触融合日益广泛和深入。契丹语、女真

语、蒙古语、满语均属北方阿尔泰语系,这些语言中否定句的语序一般是:状语+谓语动词+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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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另外蒙古语中,如果否定词为“劝阻否定词”,句子的语序一般为:状语+否定词+谓语动

词[8]4144。这两种语序都是以谓语动词为中心。由于自身内部发展规律而出现的汉语否定词后置

处置句语序为:状语(“把”字短语)+否定词+谓语,这种语序与阿尔泰语否定词紧靠动词的语序具

有高度的一致性,所以在阿尔泰语尤其是蒙古语的影响下汉语否定词后置处置句的使用频率可能

会有所增加。现在青海、甘肃等至今与阿尔泰语系语言接触密切的地区的汉语中处置句的否定词

一般后置于“把”字短语的现象,即说明了阿尔泰语对汉语否定处置句还是有影响的。
汉语否定处置句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讨论。比如,否定处置句的两种语序NP+Neg/Aux

+PP+VP和NP+PP+Neg/Aux+VP,与其他语言如英语NP+Neg/Aux+VP+PP有所不同,
在语序类型上有其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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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 时代、历史与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

2015年5月30—31日,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大学社会思想研究所主办的“文化记忆:时代、历史与媒

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圆正西溪宾馆顺利举行,来自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的三十余位学者与会。会议还吸

引了超过八十多位校内外师生旁听,很多旁听者来自外地,近到长三角,远到北京、山西、四川、云南。
文化记忆是特定文化共同体共享的记忆,它既被“刻写”在纪念碑、博物馆等有形的记忆载体上,也通过媒介再现等方

式代代相传。文化记忆研究发端于20世纪初期,已发展为跨学科的、国际性研究领域,不同学科都从各自的角度探究社会

文化场景下“当下”与“过去”的相互影响。参会嘉宾包括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清华大学王宁教授、格拉斯哥大学安德鲁·
霍斯金斯教授、南京大学孙江教授、加州圣玛丽学院徐贲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陶东风教授、浙江大学徐岱教授等著名学者。
两天会议期内,两代学者围绕“国家与民间:文化记忆的多重话语空间”、“文化记忆理论与美学”、“战争书写与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的历史维度”、“文化记忆:纪实与虚构”、“阶级想象与记忆实践”、“文化创伤与历史叙事”等议题展开了跨学科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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